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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法国女人，稀世的古物珍玩……鲁娃的

长篇新作《彼岸》，用冷峻中饱蘸深情的笔触，记录

了三个华人家族在一个动荡世纪中的生命挽歌。

从清廷盛世的鞑靼东归到华夏民族陷落于千

年未有之变局，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格局下连

绵不休的人性浩劫……庞大的时空布局，复杂的

“混血”身份，无论是从文本中直观领略历史的说

不尽，还是从故事背后意会命运的道不明：海外华

语文学，文化历史寻根，政治风云写实，女性写

作……每一个视角，都可以在小说里找到多义多解

的可能。

探痛于历史罅隙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人创造的工业技术以不可

阻挡之势侵袭华夏古国沿袭千年的农业文明，社会

进化的历程必然裹挟着创痛的蜕变，并具体而深刻

地施痛于历史车轮下每一粒渺小的微尘。

在硝烟弥漫的世界里，查理家族的显耀史诗戛

然中断，昔日荣光渐次暗淡；吕伽父辈的南城食肆

被迫远渡重洋，去异国开垦前途未卜的生机；林一

舟的书香世家陨毁于和平国度的群体狂欢，终以家

破人亡给出魔幻时代的悲剧注解。

书写近代中国历史褶皱中的烟波风云，书写异

地漂泊的华人族群的流亡史，构成了《彼岸》基本的

叙事主题。

《彼岸》的书写对象——王室贵胄、知识分子、

尘土百姓，分别代表中国社会里三个不同阶层，但

对于这些在时间长河里真实存在过的众生赤子，历

史洪流哪怕轻易拍出一朵浪花，便足以让他们在盛

衰消长中体验剧痛。于是，在历史遗留的罅隙里拾

捡残片断瓦，寻找流逝的记忆，不仅需要有直视真

相的勇气，更需要有对镜自照的理性。

《彼岸》的独特，在于以法国女人夏洛蒂的视

角，在难以跨越的地理文化疏离中，在脱离国人自

道的语境中展开具有特异性质的西式解读，以期让

历史观察的视域得到全景式的拓宽。或许如此包

容了别样角度的诠释，有利于让我们在历史真实与

虚构旷日持久的悖论中获取纾解和新知。

浪迹于命运巨流

如果说以西化的史观展开对近代中国历史场

景的思考，是《彼岸》的一大创作意义，那么将目光

锁定于一群终生漂泊的客体，观察巨流里的“不系

之舟”如何在命运的旋涡里载浮载沉，则可视为作

者的笔触向人性方向的纵深探索。

《彼岸》中由夏洛蒂做线头，牵连起查理、吕伽

以及林一舟三人各自独立又互相勾缠的故事，意在

三段浪迹天涯的殊途中“寻找家园”，追求一个属地

的同归。

查理的家园地标明确，蒙古草原、北平古城，都

曾是土尔扈特王族画下戎马壮史的高地。然而家

国离乱，关山难越，当整个时代都沉浸在掠夺和杀

戮的疯狂中，当血肉横飞的猩红成为一个少年成长

的底色，将注定终生都抹不去记忆的惶恐不安，让

心灵压铸沉重的负载。

而吕伽穷其毕生寻找的家园，不是地理意义的

某个坐标点，而是在身世迷雾的包围中，寻找对自

我身份的确证和认同。随父辈越洋而来的南方风

物即便能在异域勉强落地生根，吕伽的人生却始终

架在来路不明的巨大诘问之下，关于血缘，关于文

明，关于价值……当尘封的往事随着“四根金条的

交易”暴露在惨烈日光下，“客从何处来”的永恒追

问，却吊诡地促使了吕伽精神世界的崩塌。

至于林一舟，家园于他而言则是承痛记忆的象

征。父亲坚守的圣贤之道，尚能在战乱和饥馑中助

他躲进小楼，独守一份乐道安贫的君子之风。而在

政治风暴中被冠上欲加之罪，受尽肉体与灵魂的双

重侮辱后惨然失踪，却是荒谬时代里属于儒生的群

体性宿命。林一舟千里寻父，却眼见父亲在自己的

家国死无葬身之地，回望再三决然远去。

查理的戚然凝视，吕伽的焦灼四顾，林一舟的

果断背离……是失落灵魂追寻家园之未果，也是不

系之舟遥望彼岸而无终。前路在何方？天地玄黄，

没有应答，唯有行路人漂泊于洪荒。

退归于此岸的救赎

上帝未曾兑现过应许之地的承诺，而停泊彼岸

的精神家园也苦觅无踪，如何在无意义的生存迷思

中点亮前路的灯炬？鲁娃在《彼岸》里，开出一剂

“人道主义关怀”的救赎药方。

查理的生命里背负着过去时和现在时的双重

重负，灵魂的举步维艰是终其一生的笞刑；吕伽的

身世骗局又如同深不可测的旋涡，不容抗拒地拽他

沉入绝望的涡底；林一舟则为一时摇摆的欲望，背

起了不惜代价捧璧归赵的使命……当法国女人夏

洛蒂缓缓走来，她既是三个华裔家族前尘旧事的旁

观者，也是这个族群后裔们今生个人史的参与者。

在共时的岁月里，她追逐查理的脚步，从仰望到平

视，再到目送他离开世界，结束痛苦一生的自我缠

斗，并完成女性自我的蜕变成熟；与吕伽同行，她用

坚毅而不失柔情的女性关怀拯救遇溺挣扎的苦儿，

也一同接受命运早就布下的惨淡结局；而与林一舟

的邂逅，当“虎皮子”与“秋梨子”跨越山河阻隔奇迹

般的重逢，华裔流亡者们整个世纪的颠沛失所，也

终于在夏洛蒂的见证下，结束对彼岸的无望漂泊，

得到了退归此岸的柔性安慰。

从《彼岸》里观察鲁娃笔下的救赎，设置女性角

色给予情感上的慰藉并不是传递人道主义精神的

唯一方式。比如晚年疾病缠身的查理选择以安乐

死的方式解脱肉身折磨，抵达无痛的极地乐土；患

上躁狂型抑郁症的吕伽反在教堂每日肃穆的钟声

中，以一种类同于宗教关怀的形式，获得了灵魂的

洗礼超脱；林一舟则是在“物归原主”的持久奔忙

中，达成了自我内心交困后的和解，也完成了更宏

大意义上的民族历史文化经历痛苦考验后的世纪

性救赎……

可以说在思考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和

终极意义上，鲁娃的《彼岸》做出了大胆超前的尝

试，虽然求解的答案未可见之，也许这一探索也是

没有终点的漂泊，但张开前行的风帆，本身就意味

着与虚无的勇敢对抗。

关于历史真相，关于社会规律，关于文化碰撞，

关于命运意义，关于人性价值……时代的风雨需要

诚实的记录，而鲁娃的《彼岸》无疑用风骨作笔，以

柔情为墨，叩响了宇宙深处细节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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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三年，政权初定，百废待兴。

中原地区连年战乱，水旱蝗疫四大灾害

接踵而至，百姓非亡即逃，河南、山东、

河北、安徽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

绝”，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田地荒芜、人

烟稀少。而山西、江西等地由于战事相

对较少，连年丰收，人丁兴旺。朱元璋决

定把农民从人口较多、土地较少的“狭

乡”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宽乡”，至此开

启了延续几十年的迁民运动，史称“洪

武赶散”。在山西，以洪洞大槐树为移民

的主要“点行地”，直接迁入地为豫、鲁、

冀、京等省。在江西，以鄱阳瓦屑坝为移

民的主要“集散地”，直接迁入地为皖、

苏、鄂、湘等省。朝廷派员为迁民登记造

册，发放川资凭造（即迁徙的费用和证

件），经重编户籍后，由军士押解送交迁

入各州县。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农民，

就这样在官兵的驱赶下，长绳缚手，泪

满衣襟，怀着无限的痛苦和不舍，离开

自己的故乡。朝廷一纸“禁止回迁”令，

更是无情地斩断了移民回乡的愿望。

但对于这样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

史书对移民的流向并没有详情记载，地

方志中也只有片言只语。以至数百年

来，移民后裔无法准确地说出及找到自

己的“根”在何处。对绝大多数移民来

说，这并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

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

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

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

出发地。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

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以

大槐树或瓦屑坝为故乡。山西洪洞大槐

树和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就

是他们心中不灭的圣地，就是他们寻根

问祖的血脉源头。

山西洪洞县比较早地开展了寻根

祭祖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为扩大大

槐树规模，满足大槐树后裔寻根祭祖的

愿望，打造“老家”品牌，山西省对大槐

树迁民遗址进行全方位开发建设。早在

2008年，大槐树祭祖习俗就已列入国

家级非遗名录，每年4月初都要举办大

型寻根祭祖节暨文化交流活动。目前，

大槐树景区的客源已辐射到港澳台地

区、东南亚、美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

成为山西“根祖文化”游的龙头。不论是

春节还是清明，前来大槐树寻根问祖的

人络绎不绝，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国家

4A级景区，集名胜古迹区、祭祖活动区、

风景游览区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成熟的

根亲文化产业链，既具有浓厚的历史文

化内涵，又具备现代的旅游观光品位。

相比而言，瓦屑坝的根亲文化开发

和挖掘显得有些孤寂和滞后。瓦屑坝的

记忆尘封在世俗的纷扰之中，偶有寻根

问祖的人谈起，却又像是在湖里扔进一

块石子，荡起一圈圈涟漪后又回归平

静。这里面有其客观原因：瓦屑坝地处

鄱阳湖腹地，道路偏远，交通闭塞，基础

设施落后，加上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不够，历史展示简单苍白，从而削弱

了瓦屑坝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

坝。在中国大移民的历史长卷中，不应

该缺失瓦屑坝这一页。最早提出江西移

民概念的，可能是被称为“清初三才子”

之一的“桐城派”重要开创者朱书。他在

《杜溪文集·卷三》中介绍安庆：“神明之

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

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

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十多

年前，我在家乡文友编的一本小册子

中，第一次看到了“瓦屑坝”这个地名。

从那以后，我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

个古渡口，我先后9次前往瓦屑坝，我已

经感觉到，瓦屑坝作为一段鲜为人知的

历史片段，正在慢慢衰败枯萎，也许不

久以后就会消亡。

站在那个已基本荡然无存的遗址

上，眺望已经渐行渐远的鄱阳湖。我的

脑中一次次会萌发这样的追问：为什么

选择瓦屑坝作为移民集散地？移民主要

来自哪些地方？移民经历了怎样的生离

死别？移民的主要流向地在哪里？这些

追问一直伴随着这部历史小说《赶散》

的整个创作过程。瓦屑坝见证了中国历

史上大移民壮丽的情景，也目睹了移民

们背井离乡的悲壮场面。一些真相也许

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凄草翠盖的瓦

屑坝的芦苇芰荷，见证了多少抛家别里

的血与泪，隐藏了多少寻根问祖的密码。

2014年，我开始到北京图书馆等

地查阅有关资料，走进安徽、湖南、湖北

的一些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走访移民

后裔，收集历史传说 ，查阅方志族谱。

在《宿松县志》中记载，宿松县有256个

氏族，其中182个氏族是明中期以前迁

入的，这182个氏族中，迁自江西饶州

的有82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的有

38族。安庆市图书馆藏谱36种，迁自瓦

屑坝和鄱阳县的家族有18族，占移民

50%。在洪武二十四年，安庆府人口有

42万，大约有28万多江西移民，其中的

20万来自饶州移民。在巢湖、池州以及

湖北、湖南、江苏，乃至四川、贵州的很

多家谱中，也同样记载着“世居饶州瓦

屑坝”字样。

地处鄱阳湖东岸的江西鄱阳县，是

古饶州府的府治，人杰地灵、俊彦代出。

番君吴芮，“四大贤母”之一陶母，南宋

洪皓及其三子洪适、洪迈、洪遵，南宋清

刚词派鼻祖姜夔等皆出于饶州。在

2000多年赣水文化的熏陶浸染下，饶

州府有过“帆樯四达、商贾富辏”的繁华

景象，有过“周瑜练兵、朱陈大战”的英

雄史歌，有过“将相不断、人才辈出”的

鼎盛时代，有过“截发延宾、封鲊责子”

的道德典范，渔耕文化、商贾文化、戏曲

文化让这个“鱼米之乡、富饶之州”更加

绚丽多彩，两宋时期江西出现的高度

“儒化”的人文群体，更是不乏饶州文化

的身影。

从瓦屑坝走出去的移民，带着古饶

州文化的明显印记，一代又一代拓荒

者，筚路蓝缕，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

山开田，筑园种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

和文化财富，培养了一批批贤俊栋梁。

安徽桐城张氏父子宰相及其嫡出的13

个进士，清中叶文学界著名的“桐城学

派”，湖北麻城、黄安周氏一脉的诸多历

史名人及其15个进士和明朝的“公安

三袁”、清朝的父子宰相……瓦屑坝种

子在各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为华

夏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走访中，我一次次被移民后裔对

故土的赤热之心所感染。如今，每当清

明时节，来自四面八方的江西移民后裔

带着祖宗的遗愿，来到瓦屑坝寻根问

祖，在菖蒲咀燃一串鞭炮，点上三炷清

香，对湖长跪哭泣，或拾一块瓦砾，或捧

一抔红土，或装一杯湖水，带回到先祖

灵前还愿。至此，寄存于瓦屑坝的“根亲

文化”又成为鄱阳文化新的注解。江西

始迁移民在当地落地生根后，对江西有

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这在风俗、语言

甚至地名上都有表现，在落籍地取与江

西相关的地名，在一些移民较集中的区

域，还保留着很多从江西习俗延续至

今，成为新的文化遗存。

一水之流而万脉，一木之茂而千

条。余秋雨说，文化是变成习惯的精神

价值和生活方式。瓦屑坝移民把他们的

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带到各地，以“诗

书耕读”的形式在各地延传，以儒家“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进入仕途。因此，

在我看来，瓦屑坝既是移民的渡口，同

时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渡口”。当移民

关押在瓦屑坝这个孤岛，除了等待命运

船舶的到来，也在慢慢地适应鄱阳湖边

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而当他们在他

乡立足时，江西文化的血脉又悄然传承

下来。

在鄱阳湖区，我认识一批研究瓦屑

坝历史文化的朋友，他们钻得很深，有

的一辈子沉浸其中，我对他们这种执著

的文化背负深表敬佩。历史文化的内涵

是抽象的，片段是零散的，它既要有研

究著作深化拓展，也需要以文学的形式

全方位、立体式来表现。我之所以选择

以小说形式来写“洪武赶散”，是因为瓦

屑坝的故事和传说大部分是以口头形

式流传下来，比较分散零乱，而长篇小

说容量大、表现手法丰富，可以生动形

象地将瓦屑坝特别是古饶州府的历史

文化串联起来，更具可读性和思考性，

有利于扩大瓦屑坝作为南方移民圣地

的影响力。

《赶散》的创作，我遵循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基本要求。在大的历史框

架、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方面，追求

历史事实和历史经纬。当然，历史本身

不会提供一部完整的小说，在一定的历

史框架下，作家可以发挥历史的想象力

进行合理的虚构，进行艺术加工，要在

细节上做足文章，注重历史氛围的营

造。但前提是大事不能虚。历史是古老

的谣曲，时代是新鲜的嘴唇。历史小说

是给当代人看的，历史故事最重要的是

要引起当代人的思考洞察和启示，从中

吸取教训和经验。历史小说不仅要表现

历史现场，还要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其

最高境界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既要体现历史的本源主义，更要体现文

学的浪漫主义。在《赶散》中，我努力按

照这个理念去处理历史真实和文学创

作的关系。

在长篇历史小说《赶散》出版之际，

写下以上文字，期待她成为一颗文化因

子，激活沉寂太久的瓦屑坝。也期待更

多的关注和创作，不断为瓦屑坝注入新

的文化力量。

瓦屑坝：一串埋藏600多年的根亲文化密码
——长篇历史小说《赶散》创作谈 □程 晖

作为一名历史系科班出身

的学者，当我读完白木70万字

的历史推理小说《传国玉玺》，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此刻的

心情：欣喜。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两

大文化、权力图腾，一个是九

鼎，自夏至商及周，凡两千年；

另一个就是传国玉玺，自秦至

汉、晋、南北朝、隋唐，计一千一

百余年。《传国玉玺》截取南北

朝后期五十年的风云，开创性

地以历史纪实推理的手法，再

现一段中国政治史、军事史、文

化史无法忽略的岁月，读来感

佩万千。

作者对正史的实证追求，或者说对历史史

实的敬畏、尊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品一直沿着两条主线蔓延，一条是历史

脉络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条是传国玉玺迁徙

路径的延展，也就是推理主题的故事线的伸

展。两条线均是建立在既有正史的基础上。说

得具体一点，是以二十四史、北史、《资治通鉴》

等权威史书记载进行艺术创作的。这中间，至

少有三个方面可圈可点：

一是历史的脉络、进程的真实性。如陈庆

之北伐，如河阴之变，六镇起义，东西魏五次大

战，甚至北周朝局的诡异变迁、北齐帝王们的

昏庸腐败，时间、地点、人物都是一丝不苟，严

格遵循正史，遵从于既定的历史叙述。不管人

物如何复杂，故事都牢牢镶嵌于历史的固有结

构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可以跟历

史对照着来读。

二是历史语境的严肃性。南北朝不同王

朝、不同地域的官制、民俗甚至称谓、语言方

式，作品都表现得严谨规范。比如官制，当时尚

书台六部，分别是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

官、五兵，分领二十曹。后来经过衍变，六部中

吏部名称不变，祠部变成了礼部，度支改成了

户部，左民成了工部，都官改为刑部，五兵变为

兵部。还有宦官，作者没有使用太监称谓，太监

唐朝才出现，本是宦官的首领；南朝首都建康

行政长官为丹阳尹，受扬州刺史管辖等，甚至

后宫嫔妃的称谓，内侍的等级，南北都城的布

局，都十分考究。就连传国玉玺的保管者，作者

都进行了认真考证，纠正了《三国演义》中记述

的玺宝郎，启用了符玺郎一说，因为玺宝郎是

武则天时才有的官职。这是十分可贵的。

三是历史场景的实证性。作者曾深入南北

朝古战场、历史遗迹实地探寻，比照文字记录，

匡正以讹传讹的说法。仅是菩提达摩初来之地

华林寺，作者就数度亲临现场。其他如北魏重

镇武川、北魏故都盛乐、玉璧古城址甚至红豆

传说的发生地顾山香山寺，作者都不辞辛苦前

往寻访。这些考察，对小说中历史事件的描述

和把握，颇有裨益。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民俗文

化的描写，比如说祭天活动，都记述得十分细

腻。作者从西安发掘的隋唐祭天场所圜丘及北

京的天坛寻找灵感，参照史料记载，不仅写了

祭天的宏大规模，还写了具体的流程，写到了

人物的穿戴，器物的具体细节。这种实证精神

是严肃作家的必要动作。

历史小说是什么？顾

名思义，是以历史为背景、

为基础的小说实践。有人

说，历史小说是一个偏正

词组，它的主体是小说，历

史则是对主体的限制和修

饰。这一定论乍看上去貌

似正确，其实不然。既然是

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

描写主题，历史就绝不仅

仅是一种修饰和强调。历

史的真实度与小说的文学

性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鲁迅先生在《故事新

编·序言》中主张“博考文

献，言必有据”，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则

是时下人们认可的历史作品的创作原则，即大

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小的细节可以艺术创

作。 纵观人类的历史小说，尤其是中国的历

史小说，不外乎两类，一即历史史实的文学性

描写，如《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的文学发

挥，二是打着历史名义，罔顾事实的天马行空，

或者说是胡编乱造。

近年来，架空、穿越、宫斗之风盛行，一些

影视制作单位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不惜

漏洞频出。某电视剧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朋

友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都称其大名“居

易”，而不叫“乐天”；唐太宗乃贞观帝李世民死

后庙号，李世民还活着时，剧中人竟称之为“唐

太宗”；更有甚者，一些网络小说甚至大行篡改

历史之能事，北齐有名的昏君高湛被塑造成明

君，臭名昭著的弄臣陆令萱竟成了励志女青

年。个别影视剧张冠李戴，把历史当笑谈来演

义。由“戏说”进而“胡说”，以气死历史学家为

己任，反把耻辱当光荣，这就未免可悲了。

只有尊重历史方能创造历史。从这个意义

上讲，《传国玉玺》尤为可贵。作者做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历史本身的尊

重。历史小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

样的写法，但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的解构，

是需要在对历史吃透的基础上，才能表现。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作品在历史小说创作

上的崭新尝试和突破。

中国的历史小说从《三国演义》到二月河

的康乾系列，沿着民间章回体文学的套路已经

走过了数百年。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历史小说

创作遇到了表现手法的瓶颈或天花板。中国有

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历史是取之不尽的素材

宝库，但需要创造性的写作手法。如何既能忠

实于史实，又有文学性的开拓性创造，这是摆

在新时代所有作家面前的难题。白木的《传国

玉玺》做到了。它尊重历史却不拘泥历史，以历

史的史实为基本素材，以精彩绝伦的故事线为

引线，将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有着特殊意义的

五十年，用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串了起来。

翻开第一章，你就会被环环相扣的推理情

节所吸引。作者以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将历

史的烟云在悬念的引线中从容铺开，让人兴致

盎然。在这条引线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民族

融合的浩然史诗绚烂回响在中华大地。风雷激

荡，南北纷争，却是民族大融合的巅峰时期。中

国北方辽阔的舞台上，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

英雄辈出、异彩纷呈，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的

走向，也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别样的风韵。这种

穿透力，跨过历史的河水，一直延伸至隋唐甚

至更远。宇文恺、元稹、白居易、狄仁杰、尉迟

恭……他们的身上都流淌着鲜卑、羌族的血

液，他们自己却成了中华文化的符号。

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文明掌故的创造性追

忆。中国文化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代代相传的历

史掌故，它们构成了成语以及典故的主体。作

品在严密紧凑的逻辑推理之余，没有忽略当时

正在发生的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从对佛教影响

深远的禅宗、净土宗，对道教意义重大的茅山

派，到郦道元与《水经注》，以及《徐娘半老》的

源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来历，让追忆焕

发知识的光芒。

西魏宇文泰改革，更有着现实的意义。宇

文泰重用中国会计法的创始人苏绰，拜为大行

台左丞，参与机密，助其改革制度。苏绰创造性

地发明用红字代表支出，黑字代表收入的记账

方法，让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新的境界。他还

草拟了新的户籍法，精简冗员，设置屯田、乡

官，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作者通过这段历史上

的改革，对今天的社会现实发声，这是典型的

古为今用。

客观地讲，这部小说开创了历史正史小说

推理的先河。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它

开辟了历史小说写作的新路径，拓宽了历史小

说创作的天际线。难得的是，《传国玉玺》打破

了推理小说重情节轻人物性格刻画的天花板，

在密不透风的推理故事中，将一个个历史人物

脸谱刻画得栩栩如生。梁武帝萧衍老迈伪善，

梁元帝萧绎是文学巨人和人格侏儒，为了皇位

不择手段；宇文泰雄才大略，英姿天纵；高欢聪

颖狡诈，多谋善断；侯景丑陋粗鄙，残忍嗜血；

甚至郦道元的双重性格、宇文邕的隐忍勃发，

都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可以说，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才华

加在一起，构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特征。在传

国玉玺真实的离奇经历线索中，历史的烟云扑

面而来，让读者目不暇接的同时，感受推理的

震撼。洋洋70万字的巨著，一个故事线贯穿始

终。曲折离奇之中，情节次第铺展，精彩纷呈，

不到最后一章，完全猜不到结局。

历史纪实推理，是挑战极限，是一个崭新

的尝试。上个世纪40年代滥觞于日本的本格

派、变格派、社会派，都是以正在发生的社会事

件为线索，进行现实推理。他们的文学实践，构

成了日本文坛灿烂的风景。历史写实推理，难

度远远超过现实推理，因为历史是已经发生的

已有定论的故事，要置于一个推理构架中，非

常困难。故事线既要符合历史的自然逻辑，还

要求主要脉络符合历史，人物、地点、时间大致

吻合，关键是，情节逻辑要合理。而这一切，都

在《传国玉玺》里得到完美的体现。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

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白木的

《传国玉玺》很好地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让历史的真实在文学的星辉中熠熠生辉，让历

史的涛声汇进民族复兴的万道霞光之中。

历史题材小说走到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节

点，而且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已经出现一些新的

气象、新的变化。白木的《传国玉玺》无疑就是

历史题材转折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作品。

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突破
——评白木历史推理小说《传国玉玺》 □余克礼


